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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了 许 多 上 门 求 亲
者 ， 以 及 兄 长 亲 戚
的一再催促，都被她
一一拒绝了。她始终
深信着杰终有一天会
回来的。两情若是长
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
暮-----。                 

孰料﹐别时容易
见时难，杰与陈娟就
像分飞勞燕﹐天南地
北两相隔﹐無情的時
光 消 磨 著 相 思 的 愁
苦﹐雖然情深意濃﹐
卻是遙不可及了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
如梭，南国的气候阴
晴不定，时代的风风
雨雨洗涤着赤道线上
的苍生。陈娟一家也
与 众 多 华 人 家 庭 一
样，饱受着时代更迭
变迁的冲击与影响，
遭遇了華人社會各种
各样的磨难而幸存下
来。華校與僑團被當
局封閉後﹐華文等同
毒品﹐華教被徹底取
締﹐陈娟也曾经與許
多 熱 血 華 校 師 生 一
起﹐為拯救華文﹐一
度投入了為華人子弟
補習華文的活動中﹐
後來他們竟也因此不
幸 地 被 扣 上 “ 莫 須
有” 的罪名﹐被當
局敲詐勒索﹐還被關
押了一段時間。那時
候印尼華人的處境是
不堪回首呀﹗在风雨
飘摇中度过了多少反
华排华的恶浪险滩，
又经历了“5、13惨
案” 惨绝人寰的洗
劫，她与兄长的成衣
展销店也被焚烧了。

印尼华人犹如战前“
东方犹太人” 一般 
，处处受人欺凌。

娟那里曉得，杰
在北国这些年来的遭
遇，又岂是她所能想
像的呢？原来，杰在
政海风云中，也被席
卷 进 风 声 鹤 唳 的 运
动里，后来竟因“海
外关系”莫明其妙地
被“红卫兵”打入“
牛棚”黑牢中，和许
多 “ 地 、 富 、 反 、
坏、右” 的所谓“黑
五类” 一起，忍受着
人世间的天大冤狱。
他 原 以 为 此 生 完 结
了，所幸在万念俱灰
中，他凭着曾经与陈
娟海誓山盟的信念，
深信有朝一日，一定
会与娟终成眷属的。
此情不渝的信念，竟
让他幸运地熬过了整
整十年的磨难。“四
人帮” 倒台后，一代
伟人邓小平掀起了“
春天的故事” ，走进
新时代，终于让一线
平反的曙光使杰和许
许多多的受害者，奇
迹般地获得重生，让
他们从新奏响了新生
命的乐章。但杰的一
条腿已被打成残疾，
从此一生柱着拐杖走
路。

后来杰在亲属们
的 支 助 下 ， 移 居 香
港，2008年终于回到
印尼巴东来，在巴东
親屬的企業裡从事着
自 己 的 专 长 会 计 生
涯，独身一个与亲戚
们同住在一起。但在

他的脑海里，卻始终
惦念着陈娟，千方百
计打听着她的下落，
几经辗转，当他知道
陈 娟 早 已 迁 居 雅 加
达﹐且还是小姑独处
时，悲感交集，当即
写了一封情思绵绵的
长信寄给了陈娟，但
他瞒着自己的脚腿行
动不便，极力恳求陈
娟能到巴东来相晤，
以慰藉这40多年来的
思念与牵挂-----

皇 天 不 负 苦 心
人。如今陈娟奉着杰
寄来的这封信，双手
微颤着，心里千头万
绪，是悲是喜？是怨
是恨？往事只堪哀，
对景难排。那漫漫的
思念岁月是难于排遣
的孤寂呀！青春一去
不复返，她那一头乌
黑的秀发早已熬成了
银白班班-----

两天来，陈娟重
覆读着杰的来信，魂
不守舍，坐立不安。
是去？还是不去？为
何他不亲自来？经过
日 夜 的 心 灵 交 织 ，
她毅然决定去见杰一
面。但故意不事先告
诉 杰 自 己 动 身 的 日
子 ， 想 给 他 来 个 惊
喜。

9 月 3 0 日 清 晨 ，
她像往常一样，到后
院花园里抚弄自己栽
培的花花草草，只见
一朵朵“毋忘我” 正
开得娇艳，还有洁白
的“百合花” ，

点缀在晨光初晓
的早晨中，陈娟摘了

一 束 毋 忘 我 和 百 合
花，心中泛起一丝感
触，喃喃自语：

“百合花呀百合
花，该不就是毋忘百
年好合吧！”想起即
将与杰共结连理，她
羞赧地笑了-----

用过早点，陈娟
摇 响 了 林 主 任 的 电
话，明确交代道：

“老林，我有事
到巴东去。你代表我
参加《三语学校》庆
典吧，遵照我和兄长
的意愿，用公司名誉
捐献两万美金作为建
校基金------”

“好！一定遵照
陈姐的意愿办！”林
主任高兴地回答道。

这一天，天空一
片晴朗，陈娟提着行
装，只留言家属转告
兄长一声，就独自一
人乘搭鹰航班机直飞
巴东市去。坐在机舱
里，陈娟的心情就像
飞机穿梭在时高时低
的云雾里起伏不定，
又 忧 又 喜 ， 她 时 而
面向窗外，望着氤氲
的雾气，时而闭目暇
思，憧憬着与杰见面
時浪漫的一刻，不知
他还如以往的英俊潇
洒？还是已经老态龙
钟？她羞答答地想象
着正在甜蜜地依偎在
杰温暖的懷抱中，卿
卿我我------

经过两个小时的
飞翔，飞机终于抵达
MINANG KABAU机
场，陈娟随人流步出

机舱，只见闸口围了
许多來接机的人，杰
不知道娟的行程，当
然没来接机。陈娟径
自雇了一辆的士，

朝AMBACANG
旅店飞驶而去。旅店
是一间六层楼建筑，
外观宏伟，彬彬有礼
的接待，陈娟很快就
被安顿进住三楼307
号房。放下行李，她
迫 不 及 待 地 拿 起 手
机，按响了杰的号码
发出了短讯。

“ 啊 ！ 太 好
了！”杰接看短讯，
兴奋地在内心里喊叫
起来，真没想到娟已
抵达巴东，这不正应
验了码头离别时“后
会有期” 那句话玛？
他喜不自胜，很快给
娟通了电话：

“是娟吗？你到
了巴东？太好了！---
--AMBACANG 307号
房？好！我马上就去
旅店见你-----”

电话那头传来了
杰 親 切 又 宏 亮 的 聲
音﹐这遗落了40多年
的声音撩拨着陈娟寂
寞的心弦，她歡喜若
狂﹐再有幾分鐘就能
與朝夕思念的杰見面
了﹐她內心裡不由得
滋生出一股激越澎湃
的浪漫情懷﹐难以自
持。40年的尋夢果真
就在今朝成真了嗎﹖
她面對著鏡子特意修
飾打扮了一番﹐從鏡
子裡看到自己那掩不
住的老態綻開了阳光
一样的笑臉﹐


